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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她们之间的关

系，还有一个短暂的复兴的
时期。他们又来到舒娅家
里，甚至有两次，嘉宝也来
了，坐在大家中间。南昌不
禁疑上心来，他和她有过什
么事吗？这一阶段的话题是
第四国际的兴亡。在共产主

义学说里面，那些拉丁文的
人名和概念总是激起着科
学进步的热情，还带有艺术
的气质，特别能满足青年的
想像力。他们将这些拗口的

人名念得滚瓜烂熟，就像
是他们的熟人。他们如此
的高昂，声音响亮，情绪热
烈，充满着向往。她们，这
些听客，很难说有什么同
感，经过这些日子的接触，
他们的神秘感略有削减。

只是，聚会，与异性相处，还
继续吸引着她们。

最近，在他们的说话
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一个
人，话题渐渐集中到这个人
身上。这个人就是小老大沙
龙里的成员，那个外交官的
女儿，她叫敏敏。是小兔子
在音乐学院看大字报时发

现敏敏的，她骑一辆小轮自
行车，一张圆脸，慢慢地徜
徉在校园的甬道，表情很出
神，却显然与周遭大字报无
关。小兔子问她最近在做什
么，她说她父母新近又派往
非洲某国出使，因那里教育

状况不成熟，所以她和弟弟
还是留在国内———受教育。

夏秋之交，气温变化多
端，小老大不慎染了风寒。
先是高烧，送进医院输抗菌
素，退不下来，他从小生肺
结核，早已形成肺空洞，这
回又急骤发作肺气肿，最终
呼吸衰竭。从发烧到死亡仅

只五天时间，让家人猝不及
防，他母亲都没赶上与他见
一面。追悼会那日，大家都
去了殡仪馆。来人多是年轻
人，小老大沙龙里的常客，
互相间有的认识，有的不认
识，或者是间接的辗转的认

识，此时彼此并不打招呼，
肃穆地站着，脸色都有些苍
白。这大约是他们中间头一
回有人死亡。

南昌看着人丛中他认识
的人，甚至，远远的，他还看
见高医生。高医生的头发已

经留到齐耳，看上去还很年
轻。他想到，就是这个人，小

老大，将他和许多素昧平
生的人联系起来。当人们
谈 论 小 老 大 的 时 候 ，嘉
宝———南昌想起她也与小
老大有一面之交，可说相
识于危难之际，嘉宝说：这
是一个聪明人！南昌有些

惊讶嘉宝说出一个简单扼
要的评价。何止聪明？他其
实是先知。人在家中坐，却
知天下事。南昌想起与小老
大最后一次谈话。

那是从高医生那里回来

以后，南昌来到小老大家。
小老大家里，飘着一股药

味，辛辣而清新。他一进门，
小老大便说：药是草木的精
华，你别看药是苦的，不是
有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
来”吗？苦到极处便是甜了。
他停了一下，问道：那事怎
么样了？南昌答非所问：女

人真可怕！小老大轻轻
“哦” 了一声，换了话
题———花，小老大说，花是

什么？是植物的生殖器。南
昌转过头，注意听了。在植
物，最美丽的状态就是生殖
了。蕊是花最娇嫩的部位，

再卑微无名的花，都有蕊，
纤巧，精致，那就是植物的
生殖器的形状。这是造物的
神功，就是这样纤细的器
官，担负起繁衍的重任。我
们要爱惜花。南昌当时应该
耐心一点，好好听小老大说

话，其中一定藏着玄机。以
后，再不可能追问了。小老
大死了，将这个玄机永远
地、永远地带走了。

他们一伙人送走小老
大，骑车驶在马路上。这是
城市边缘的马路，宽阔平

展，阳光铺在柏油路面上，
均匀而稀薄，已有了秋意。
小兔子的车后架上坐了一
个陌生的女孩，还没来得及
向大家介绍。他和舒娅没什
么了，就像南昌和珠珠没什
么了，甚至，和嘉宝也没什
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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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冻剂里，除了乙二

醇，有时候也会发现甲醇。
甲醇有时候也会出现在家
里使用的其他产品里，像窗
户清洁剂，而甲基化酒精和
工业用酒精则经常在实验
室中使用。

乙二醇是因为转变成其

他产物而变得有毒，而甲醇
也是转变成有毒物质蚁酸。
再提一下，代谢酒精类化学
物的都是相同的酶。

虽然甲基化酒精，或是
“甲醇酒精”，都是乙醇和甲
醇的混合物；乙醇是我们平

常喝的酒里面所含的那种酒
精，像啤酒、葡萄酒和烈酒，
如果意外喝下甲基化酒精的
话，并不会造成很严重的中
毒，因为其中所含的乙醇有
解毒剂的作用：它会减少甲
醇转化成有毒物质。不过，一
些街头流浪汉和酒鬼这类落

魄失意人经常把甲醇酒精当
作酒来喝，这将会使他们的
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

曾经有人在宴会中把酒
精加入果汁饮料中，因而造
成意外中毒事件。这通常是

因为加入的酒精并不是纯酒
精，而是“工业用甲基化酒
精”，其中可能含有大量的甲
醇（4%）。由于甲醇的致命剂
量大约是70毫升，所以在宴
会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太可

能会喝下致命剂量，但喝下
这种混合果汁，还是会造成

不舒服的中毒症状，像头痛、
恶心、呕吐，以及视线模糊。

有些饮料通常含有大量
甲醇，尤其是用梅子或杏仁
制成的果汁白兰地酒，例如
东欧生产的梅子白兰地
slivovic。如果喝了太多这种

酒，而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
状，可能就是酒中的甲醇在
作怪！

比较严重的是自行酿制
烈酒的人，尤其是自行蒸馏
烈酒的人，都有甲醇中毒的
危险，除非很小心酿制，不然

蒸馏会使酒中含有更大量的
甲醇。美国全面禁酒期间，一
些酿制威士忌私酒的人，有
时候会甲醇中毒。在酿制像
威士忌和伏特加这样的烈酒
时，如果能够正确蒸馏，应该
可以把乙醇从水和包括甲醇

在内的其他成分中分离出
来，如此一来，就可获得几近
纯净的酒精（无法用蒸馏法
除去所有的水）。如果在酿酒
时，没有正确的设备或是必
要的知识，会导致最后制成
的蒸馏酒中含有大量甲醇。

有时候，非法酿制的酒
会添加甲醇。这种情况曾发
生在意大利，1986年有 16
人死于用甲醇制成的便宜私
酒。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孟
买，1992年新年庆祝期间，
因为使用用甲醇制成的便宜

非法私酿烈酒，造成85人死
亡。

误喝防冻剂或窗户清洁
剂会有丧命危险，因为它们
都含有甲醇（根据说明书，窗
户清洁剂可能含有 20%
-50%的甲醇）。就跟误喝乙
二醇一样，首先出现的症状
犹如喝醉的感觉，经过几小

时后，有恶心感和呕吐。因误
喝的分量多寡不同，在大约6
小时后，病人视力可能受到
影响，先是视线昏暗和模糊
不清，如果是严重中毒者，这
些症状可能会导致永久失
明，因为他们的视神经已经

遭到无法挽回的伤害。
甲醇的代谢产物是蚁

酸，会累积在眼睛。它会破坏
视觉神经细胞，因而造成失
明。脑神经也会遭到破坏，产
生永久性的症状。几个小时
之后，严重中毒者会出现抽

搐，并会陷入昏迷。肾也可能
受损导致肾衰竭。如同乙二
醇，甲醇也会造成血中酸性
增加，致命剂量一般约在70
毫升，但也曾经发生比这更
低剂量而造成死亡的例子，
即使只是10毫升的低剂量，

也会使眼睛受到伤害。
很幸运的是，甲醇中毒

可以治疗，可以使用酒精（也
就是乙醇）来治疗，治疗方法
和乙二醇中毒一样。酸性过
高的问题，也同样可以用碳
酸氢钠（小苏打）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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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樘是个很实在的

人。他从小饱经忧患，好不容
易才活下来，立为太子后又
几经飘摇，差点被人废了，能
熬到登基那天，实在是上天
保佑。

这个少年经历了太多的

苦难，所以他憎恶黑暗和邪
恶，他不顾身体日以继夜工
作，远离奸人，任用贤臣，为大
明帝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
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三十
多岁的他已经重病缠身，奄

奄一息，却仍然一如既往地
拼命干活，身体自然越来越
差，但他全不在乎。在这歌舞
升平的太平盛世背后，他似
乎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危
险。为了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

此时王恕已经退休回
家，吏部尚书几经变更，空了
出来，朱�樘想让马文升接
替，但兵部也离不开这个老
头子，一个人不能分成两个
用，无奈之下马文升只好就
任了，他推荐一个叫刘大夏

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马文升的眼光很准，刘

大夏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国防
部长，在他的统领下，大明帝
国的边界变得坚不可摧。但
事实证明，这位国防部长最
大的贡献并不是搞好了边界

的防务，而是推荐了一个十

分关键的人。
弘治十五年（1502），兵

部奏报，由于疏于管理，军中
马匹不足，边防军骑兵战斗
力锐减，急需管理。

这是个大事，朱�樘立
刻找来刘大夏，让他拿主意。
刘大夏想了一下，回复了朱
�樘：“我推举一人，若此人

去管，三年之内，必可见功。
杨一清。”

朱�樘很快就在脑海中
找到了对象，因为这实在是
一个很有特点的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
清，一个快到五十岁的老头，

不苟言笑，整日板着严肃的
面孔，而且相貌出众———比
较丑。反正是去管马，又不是
派去出使，就是他了！

于是干了二十多年文官
的杨一清离开了京城，来到
了陕西（养马之地），他将在

这里的瑟瑟寒风中接受新的
锤炼，等待着考验的到来。

此时的三人内阁能谋善
断，马文升坐镇吏部，刘大夏
统管兵部，一切似乎已经无
懈可击，弘治盛世终于到达
了顶点。但朱�樘的身体却

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
弘治十八年（1505）五

月，告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年
仅三十六岁的朱�镗走到了
人生的尽头，在这最后的时
刻，面对着跪在地上哭泣的
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他回顾

了自己几乎毫无缺憾的人

生，终于意识到了他此生唯
一的遗漏：“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
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太子是很聪明的，但年

纪太小，喜欢玩，希望诸位先
生劝他多读书，做一个贤明
的人。”

阁臣们回应了他的担

忧：“誓不辱命！”
看着这三个治世能臣，朱

�樘笑着闭上了眼，永远离开
了这个世界。他这一辈子没有
享过什么福，却遭了很多罪，
他很少体验皇帝的尊荣，却承
担了皇帝的全部责任。所以我

给了他一个评价，是他的祖先
和后辈都无法得到的最高评
价：朱�樘是一个好皇帝，也
是一个好人。

现在让我们调整一下呼

吸，明代三百年中最能闹的一
位兄弟终于要出场了。朱�樘
这辈子什么都忙到了，什么都
惦记到了，就是漏了他的这个
宝贝儿子。朱�樘命不好，只
生了两个儿子，还病死了一
个，唯一剩下来的就是朱厚

照，自然当成命根子来看待。
朱厚照就在这样的环境

中长大，据史料记载，他的智
商过人，十分聪明，也懂得是
非好歹，只是这位大哥有一
个终身不改的爱好———玩。
请诸位千万记住这个前提，

只有理解了这些，你才能对
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
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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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残存一些电量的
录音笔喃喃自语：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首
都机场那天晚上我会坚定地
开车把你带走，我一直以为
这是因为“似曾相识”，现在
明白了，我和你根本不是“似
曾相识”，而是那个灾难的春
天还没有完，我们因为它相

识，因为它分开，又因为它再
次碰到一起，一张巨大无比
的网抓住了两只小虫子，我
们无处逃生，无可救药！

世界太巨大了，巨大到
我和你在两个不同的时间、
两个不同的空间居然还能再

见。菩空树总说：相见不如怀
念，再见就是灾难。

即使我们还能面对，但
我们没办法面对死去的赵
烈。爱，是最昂贵的按揭，时
间越长，利息越沉重，其
实———爱，就是对所爱的人

最大的伤害，你说得对，我已
是你的敌人。

整整一个春天，我的世界

寸草不生……我一脸狰狞回到
北京，但再也找不到北，杂志社
很快找了个理由把我开掉。我

又是当初那个行尸走肉。
苏阳在他和唐显联手的

瑞博公司里每月给我发六千
块钱，还有“总经理助理”，
全世界最无意义的职务。我
无事可干，每天上午十一点

才昏聩地坐在那个拥有巨大
落地窗的办公室里，从京华

时报头版看到中缝。
我们有点杯弓蛇影，其

实那块地的开发进行得很顺
利，一排排楼正拔地而起，曾
经兴起过一阵清查违规用地
的风浪，但苏阳那神通广大
的妈妈像老母鸡一样把孩子

庇护在翅膀之下。
只等来年楼盘正式发售我

们就钵满盆溢，苏阳已经向巴
黎-达喀尔组委会去过几次函
件了，让日本公司进行车辆改
装的计划也在进行，我们摩拳
擦掌时，分明看见火花直溅。

除此之外，我仍然浑浑
噩噩，时常喝醉，时常失忆，

时常拿着车钥匙却不知该去
干什么，想起干什么，却拿着
钥匙去捅别人的车门。

我和严丽莎就是这样认
识的。那天，我正奇怪为什么
车钥匙总是打不开车门并怀
疑是不是沙尘把锁眼堵塞了

的时候，一个银铃般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先生，您是不
是弄错了。”我看见一张并不
漂亮但很有温度的脸，我才
意识到自己居然拿着钥匙去
开别人的车门，而且意识到
突降沙尘暴的这一天我根本

没有开车。
“不用说对不起了，这事

儿我也发生过，何况沙尘暴这
么大。”一个善解人意的女
孩，我帮她把那辆贴着“新手

上路”的POLO倒出来，下车
要走。她说：“你去哪儿，顺路

的话我送你一程，沙尘暴这么
大，你根本打不到车的。”我
冷冷地看着她，发现她除了稍
嫌圆润其实长得不算难看。

严丽莎是这样一个对生
活充满赤诚而且精于算计的
女孩。她总会在吃饭后要来账

单仔细查看条目，发现多算了
一碟小菜就会勒令伙计退赔
并赠送一盘水果；她会在我俩
已走到地下停车场时突然想
起“累积金额奖券”还没有兑
现，然后“噔噔”跑到楼上商
场哪怕只领取了一个小水杯；

她还会在我喝醉了的时候守
在床前给我端茶送水，并神速
地熬出一锅口感地道的皮蛋
瘦肉粥；另外，她从不查看我
的手机也不追问我晚上去哪
里了，她对我所有的哥们都显
示出亲和与细致，我们说话

时她绝不会插嘴。
只是她曾经企图以“我

们家杨一”这样的开头来叙
述某件生活小事，被我无情打
断，我郑重告诉她“我不是你
们家的”。另外，我从不允许
她去我在朝阳公园外的那间
小屋子，甚至有时候我喝醉时
她送我，我也不准她经过那片

白杨林。我们约会以及做爱，
要么在酒店，要么去她家。

生活，真的可以变得很
简单，只要你不妄图去深深
地爱。

!

"

!

#

!

$

%

!

&


